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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日本赤军的产生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在日本兴起的新左

翼运动。 该组织在阿拉伯地区形成、 发展并与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发生关

联, 因涉嫌参与劫机等一系列恶性事件而被国际社会视为恐怖组织。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起, 日本赤军谋求向政党转型以回归本国, 但始终未能成

功。 2001 年, 日本赤军宣布解散, 其领导人重信房子直至 2022 年才被释放

出狱。 从表面上看, 日本赤军已无法对日本政治和社会构成根本性冲击。 然

而, 考虑到该组织仍有不少坚定的成员和支持者, 加之日本社会内部暗潮涌

动, 其对日本民众乃至政治产生影响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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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 中国知识界对日本赤军及其领导人重信房子的关注较少,
总体上呈现两种认识倾向: 一种仅对日本赤军的组织性质进行定义而缺少

对相关史实的析述, 如伍立杨的 《赤军及其他》 和朱瑾华的 《消失的 “恐

惧” ———恐怖组织消亡的若干个案分析》;① 另一种则将日本赤军与赤军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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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伍立杨: 《赤军及其他》, 《文史天地》 2006 年第 8 期, 第 59 页; 朱瑾华: 《消失的

“恐惧” ———恐怖组织消亡的若干个案分析》, 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6 年,
第 23 ~ 27 页。



简单混同, 如孔军的 《日航 “淀” 号客机历险记———日本赤军劫机投奔朝

鲜》。①

探究日本赤军在其形成、 发展及解散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具体特征, 有助

于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当代日本政治和社会的走向。 作为日本新左翼运动嬗

变的结果之一, 即便在冷战结束后日本社会意识总体趋于保守化、 国家战略

日益右倾化的今天, 日本赤军也依然对其本国社会具有一定影响。 有鉴于

此, 本文拟分析日本赤军的发展历程, 总结其本质特征, 以期更加深入地发

掘当代日本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底层逻辑。

一、 同赤军派的渊源导致日本赤军崇尚使用武装暴力

日本赤军与新左翼运动的激进派别赤军派渊源颇深, 这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了该组织崇尚使用武装暴力的特性。
(一) 主要成员皆出自赤军派

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兴起的日本新左翼运动中,② 各派组织林立。
1958 年, 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③ 简称共产同 ( Bund)。 共产同后来发生分

裂, 部分成员于 1969 年 9 月成立赤军派, 日本赤军的主要成员皆出自该组

织。 彼时还是明治大学夜间部学生的重信房子不久后即进入赤军派国际部,
在此之前, 她曾加入多个学生运动组织, 展现出强大的组织能力。

20 世纪 60 年代末, 日本新左翼运动逐渐走向激进和暴力。 赤军派先

后组织了一系列暴力行动, 尤以 “大菩萨岭事件 ” 最具代表性。 1969 年

11 月, 50 余名赤军派成员在山梨县甲州市的大菩萨岭进行秘密军事训

练, 计划袭击并占领首相官邸, 因事泄被警方逮捕。 赤军派早期提出的

“初级阶段起义论” 由此宣告破产。 此后, 为加大对新左翼运动的镇压力

度, 日本政府根据 1952 年出台的 《破坏活动防止法》 逮捕了大批赤军派

成员, 其中便包括重信房子。 在后来出版的著作中, 重信房子曾义愤填膺

地写道: “ 这种毫无正当理由的逮捕行为使我更加坚定了参加斗争的

决心。”④

在日本政府加大镇压力度的情况下, 部分赤军派成员提出建立 “国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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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地” 的设想。 为了在朝鲜建立 “国际根据地”, 1970 年 3 月 31 日, 9 名赤

军派成员劫持了日本航空公司 “淀” 号客机, 并于 4 月 3 日晚间降落在平壤

美林机场。 朝鲜政府虽然允许劫机者暂时滞留, 但禁止他们与日本国内联

系———赤军派在朝鲜建立 “国际根据地” 的设想落空, 日本国内的赤军派

也因此受到更加严厉的打击。
“淀” 号劫机事件后, 赤军派部分成员决定重新选择建立 “国际根据

地” 的合适地点, 甚至还曾谋划向美国派遣武装人员发动起义。 最终, 在同

时满足摆脱日本政府镇压、 保持相对的人身自由、 便于开展 “武装斗争”
和建设 “世界革命” 试验场等几项基本条件的前提下, 赤军派部分成员将

目光投向了中东的巴勒斯坦地区。 不久, 日后日本赤军的代表人物重信房

子、 奥平刚士、 安田安之和冈本公三等陆续以伪造的身份前往巴勒斯坦地

区,① 成为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 (以下简称人阵) 的志愿者, 并成立了

“赤军派阿拉伯委员会”。
(二) 基本主张继承自赤军派

日本赤军不仅在组织上与赤军派有密切联系, 而且在基本主张方面与

赤军派一脉相承。 赤军派的基本主张突出表现在以 “为日本革命寻求出

路” 为口号, 不断通过暴力行动反抗日本当局。 具体而言, 赤军派的基本

主张包括两方面: 其一, 强调 “武装斗争” , 重视以武装暴力的形式开展

“具有攻击性的阶级斗争” ; 其二, 强调建立 “国际根据地” 乃至 “世界革

命根据地”,② 发展世界赤军, 构建新的生产组织, 以帝国主义国家为 “战

场” 开展 “跨越国境的战斗”。③ 不难发现, 赤军派的主张过于轻率和激进,
一味地宣扬发动武装起义的重要性, 忽视了日本社会和民众的实际需求, 缺

少深入的理论思考。
赤军派的基本主张被重信房子等长期奉为圭臬, 成为其在阿拉伯地区开

展 “武装斗争” 的精神支柱。 重信房子曾回忆称: “当时的我们心中充满了

革命浪漫主义情怀, 梦想着只要牺牲自我、 奋不顾身, 就可以实现世界

革命。”④

·911·

王 　 炜: 历史的回声: 日本赤军形成、 发展及解散的历程辨析

①

②

③

④

重信房子、 奥平刚士于 1971 年 2 月抵达与巴勒斯坦交界的黎巴嫩, 安田安之和冈本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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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页。



不仅如此, 重信房子还对赤军派的基本主张做了补充, 为日本赤军设

计了 “武装斗争” 的主要方针。 第一, “前线即后方, 后方亦前线” , 二者

相互支援、 相互转换。 “国际根据地” 既是 “武装斗争” 的前线, 也是在

帝国主义国家开展的游击战的后方, 反之亦然。 第二, 注重采取游击战的

形式, 认为游击战具有世界性的战略地位, 是构成日本赤军组织战略的重

要环节, 只有通过这种目的明确的战斗方式, 才能将世界各区域的斗争统

一起来。①

由此可见, 日本赤军继承了赤军派以 “武装斗争” 为核心的组织运作

模式, 将建立 “国际根据地” 看作实现 “世界革命” 的重要途径, 并对游

击战推崇备至。 这既为此后日本赤军实施一系列武装暴力行动提供了理论依

据, 也在其组织内部强化了相应的心理建设。 同时, 重信房子等还准备通过

日本之外的 “武装斗争” 领导日本国内革命, 初步完成了与日本国内赤军

派建立联动关系的规划。
(三) 脱离赤军派的前后经过

然而, 在巴勒斯坦地区尝试建立 “国际根据地” 的重信房子等受到日

本国内赤军派的冷遇———不仅对重信房子等的主动联络长时间不予回复, 而

且将他们依附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以下简称巴解) 视为与赤军派对等的、
可以用来发动 “世界革命” 的工具。 重信房子等对此感到不满, 逐渐萌生

了脱离赤军派的想法。
1972 年 5 月 30 日, 3 名来自赤军派的人阵志愿者制造了 “卢德国际机

场扫射事件”(以下简称扫射事件),② 重信房子等因此受到国际社会的严厉

谴责, 但阿拉伯世界则将他们视作英雄。③ 次日, 人阵发表声明表示对事件

负责, 并强调此次行动是由 3 名日本志愿者实施的。 事实也正是如此, 3 名

日本志愿者遵照人阵的部署完成了行动, 其中一人更是在遗言里对人阵表达

了由衷的感谢。④

作为唯一存活的行动人员, 冈本公三在被捕后接受了以色列方面的审

讯, 他自称是 “Red Army” 的成员, 欧洲和日本媒体在进行相关报道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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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日] 重信房子: 《日本赤軍私史: パレスチナと共に》, 河出書房新社 2009 年版,
第 125 ~ 1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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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 20 年の軌跡》, 話の特集株式会社 1993 年版, 第 171 ~ 172 页。
[日] 重信房子: 《日本赤軍私史: パレスチナと共に》, 河出書房新社 2009 年版, 第

122 页。



使用了 “Red Star Army” 或 “Red Army” 的名称。 1972 年 6 月 15 日, 重信

房子等发表 《阿拉伯赤军成立声明》, 他们以阿拉伯赤军自居, 高度肯定巴

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正义性, 并表示发动扫射事件是为了与人阵携手反抗

以色列。
重信房子等自称阿拉伯赤军, 意在凸显他们是赤军派建立 “ 世界赤

军” 计划的一部分———阿拉伯赤军即 “世界赤军 ” 派驻阿拉伯地区的分

支。 只不过国际社会从扫射事件 开 始, 便 将 重 信 房 子 等 与 来 自 日 本 的

“ Red Army” 紧密联系在一起。 因此, 无论是自我定位的 阿 拉 伯 赤 军,
还是外部定义的来自日本的 “ Red Army ” , 都在事实上意味着有别于赤

军派的日本赤军的诞生。 《阿拉伯赤军成立声明 》 传递给世人的重要信

息是: 第一, 扫射事 件 是 由 日 本 人 成 立 的 阿 拉 伯 赤 军 组 织 制 造 的; 第

二, 这个来自日本的 “ Red Army” 组织隶属于人阵, 拥有实施武装暴力

行动的能力。
进一步而言, 重信房子等自称阿拉伯赤军, 是为了借助巴勒斯坦民

族解放运动的正义性获得在阿拉伯地区展开活动的内外部条件, 尤其是

赋予其 “武装斗争” 合法性。 重信房子曾以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为中

心, 对赤军派的 “世界革命” 理想和建立 “国际根据地 ” 的主张做出新

的阐释, 认为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成功地连接起 “世界革命 ” 的各个环

节, 使其所在地区具有作为 “ 世界革命 ” 的 “ 国际根据地 ” 的 意义。①

此外, 人阵强调以武装暴力手段维持组织的存续、 彰显自身的存在价值, 声

称 “最好的宣传形式是武装斗争”,② 这些也与重信房子等的理念高度契合。
同时 , 重信房子等还借公开声明宣示了与日本国内赤军派的决裂 。

1971 年 7 月 , 对建立 “ 国际根据地 ” 已失去兴趣的日本国内赤军派联

合其他左翼组织成立联合赤军 。 1972 年 2 月 , 联合赤军在长野县榛名山

区制造 “浅间山庄事件 ” (或称 “联合赤军事件 ” ) , 最终导致 3 人死亡 、
27 人受伤 , 引起日本社会的震惊和广泛谴责 。 联合赤军在该事件中覆

灭 , 日本新左翼运动的正义性也因此受到根本性质疑 , 相关组织自我标

榜的具有 “革命性 ” 和 “先进性 ” 的口号更是完全失去了民众的支持 。
重信房子等选择在此时与日本国内赤军派 (联合赤军 ) 划清界限 , 既是

为了避免受到波及 , 也是为了利用扫射事件扩大自身影响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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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不 稳 定 的 发 展 状 态 导 致 日 本 赤 军 彻 底 走 上

恐怖主义道路

日本赤军在扫射事件后迅速进入国际社会的视野, 并由于自身不稳定的

发展状态, 在恐怖主义道路上渐行渐远。
(一) 在向独立的政治军事组织发展的过程中困难重重

扫射事件为日本赤军在阿拉伯世界赢得了英雄般的评价和前所未有的

政治影响力。 重信房子不仅作为日本赤军的代表参加了人阵的许多重要活

动, 而且作为人阵政治和外交活动的成员参与了同阿拉伯国家政府、 政党

的一系列会谈。 这令重信房子等备受鼓舞, 他们渴望将日本赤军进一步发

展为独立的政治军事组织。 然而, 种种内外部困难很快便摆在日本赤军

面前。
1. 迫于形势而主动脱离人阵

1974 年 11 月 22 日, 联合国大会通过第 3236 号和第 3237 号决议, 承认

巴勒斯坦人民拥有民族自决的权利, 认可巴解是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 具备

联合国代表资格。 这意味着巴解及其下属的人阵组织必须放弃劫机等行为,
适时调整其斗争方式。 可以想见, 巴解走上国际政治舞台绝非一朝一夕之

功, 他们对斗争方式的调整完全是大势所趋。 在此之前, 察觉到形势正在发

生微妙变化的重信房子等急迫地寻求扩大日本赤军的规模: 一方面, 加强与

散居在欧洲和阿拉伯地区的日本左翼激进分子的联系; 另一方面, 向日本青

年发出 “只需要准备一张机票便可以加入日本赤军”① 的呼吁。 同时, 为了

争取平等合作的地位, 重信房子等向人阵领导人提出, 希望由来自日本的志

愿者建立组织并开展独立活动。 重信房子等之所以采取上述措施, 是因为他

们意识到, 日本赤军开展的武装暴力行动将无法再借助人阵的名义和正义性

予以包装。 1974 年 12 月, 日本赤军最终决定正式脱离人阵———他们声称不

再接受人阵的保护和物资供给, 也不再听从人阵的指挥, 将与人阵在地位对

等的前提下确定共同的斗争原则。
2. 组织结构与成员心态暴露出脆弱性

日本赤军内部的脆弱性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 其一, 日本赤军始终未能

建立稳定、 有效的组织结构。 1974 年初, 重信房子等试图组建以分布在各

地的联络站为中心、 由个人和小群体构成的松散联合体式的政党, 从而加强

人阵组织内日本志愿者之间的联系。 他们计划在组织内部不设中央和领导

·22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 2024 年第 5 期

① [日] 重信房子: 《日本赤軍私史: パレスチナと共に》, 河出書房新社 2009 年版, 第

156 页。



人, 而以各地联络站的独立活动为第一位, 确保每个联络站均拥有现场决定

权。 然而, 到了 1974 年底, 重信房子等又决定放弃建立联合体式政党的构

想, 不再执着于尽可能将 “革命” 扩展到更广泛的地区, 而希望立足于现

有条件建设独立的政治军事组织。 重信房子在日本赤军内部设立了政治委员

会、 军事委员会、 组织委员会等具有过渡性质的机构, 并亲自担任政治委员

会的委员。 不过, 这些所谓的委员会很可能是有名无实的, 有的委员会甚至

只有 1 名成员。
其二, 部分日本赤军成员对自身行为的正义性产生怀疑。 1977 年 9 月

底至 10 月初, 日本赤军制造了 “达卡日航飞机劫持事件”。 劫机者曾对机上

日本乘客进行问卷调查, 收到许多批判性意见, 其中包括: 日本赤军的 “斗

争方式” 虽然在阿拉伯地区可行, 但在日本是行不通的; 虽然日本必须进行

变革, 但日本赤军的这种方式不会得到民众拥护。 日本赤军内部为此产生分

歧, 有人甚至提出 “劫机行为不得人心, 不应该进行这种形式的斗争”。①

可见, 虽然重信房子等试图通过制造劫机事件维系日本赤军的存续, 但有的

成员并不赞成实施此类血腥暴力的恐怖行动, 更遑论认可其正义性。 在自我

怀疑中, 不少日本赤军成员对组织和个人的前途感到迷茫。 加之随后各国加

大了机场安检的强度, 使劫机行动的难度陡然提升, 日本赤军不得不宣布放

弃武装劫持飞机等 “斗争方式”。
其三, 日本赤军成员在被捕后往往供认不讳。 1974 年 7 月 26 日, 1 名

日本赤军成员在巴黎奥利机场被捕, 他在审讯中供述了其他参与行动的同伙

姓名以及重信房子系日本赤军领导人等信息。 这份证词在日后审判重信房子

的过程中也发挥了作用, 成为检方在法庭上提交的重要证据。 1975 年 3 月,
2 名日本赤军成员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被捕, 他们被遣送回日本后也向警方供

述了许多关于日本赤军的信息。 这些事实或可从侧面证明, 彼时日本赤军成

员的忠诚度在总体上已大不如前。
(二) 从陷入恶性循环到沦为众矢之的

重信房子等虽汲汲于将日本赤军发展为独立的政治军事组织, 但采取的

手段有如饮鸩止渴, 致使日本赤军陷入不断制造恐怖事件的恶性循环, 成为

各国政府闻之色变的恐怖组织。
1. 以制造恐怖事件为组织发展的原动力

1973 年 10 月, 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 石油输出国组织 ( OPEC) 决定

对以美国为首的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实施石油禁运。 1974 年 1 月 31 日,
为了阻止新加坡向南越等 “不友好” 国家供应燃油, 2 名日本赤军成员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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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阵成员制造了 “新加坡事件”, 他们袭击了位于新加坡毛广岛的壳牌炼

油厂, 并劫持了 “拉裕” 号驳船。 同年 2 月 6 日, 日本赤军成员又冲进日本

驻科威特大使馆, 将大使扣为人质, 制造了 “占领日本驻科威特大使馆事

件”。 此举旨在呼应 “新加坡事件”, 最终迫使日本政府做出了让步。 重信

房子等认为, 这两次行动均取得了重大胜利, 日本赤军已完全可以同其他组

织展开平等的合作。 此后, 重信房子等不仅将上述行动视为开展 “游击战”
的成功范例, 而且进一步增强了将日本赤军建设为独立的政治军事组织的

信心。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至 80 年代前期, 日本赤军利用分布在欧洲等地

的联络站制造了多起恐怖事件, 这无疑是该组织的发展陷入恶性循环的具体

表现。 如果想成为真正的独立组织, 就要提升影响力、 扩大规模、 筹集更多

经费。 而对日本赤军来说, 要满足这些需求, 唯有通过劫机等手段要挟涉事

国家释放相关人员并支付赔偿金, 但这只会招致各国政府更加严厉的打击。
在此种恶性循环中, 日本赤军的处境日益窘迫。

为了扩大影响力, 日本赤军积极招募来自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 缅甸、
泰国等亚洲国家的留学生, 计划在棉兰老岛和东帝汶建立 “解放广播电

台”, 并在船只上设立移动电台。 为了筹集建设电台所需的经费, 日本赤军

精心策划了 “本厄行动”。 然而, 在行动开始之前, 1 名日本赤军成员于

1974 年 7 月 26 日在巴黎奥利机场被捕, 导致许多与日本赤军相关的人员被

捕或被欧洲各国驱逐出境。 受此事件影响, 另有一些旅居欧洲的日本左翼人

士因被怀疑与日本赤军有关而无法回国或前往其他国家, 只能赶赴阿拉伯地

区与重信房子等会合。 日本赤军的规模在短时间内迅速膨胀, 以至于出现经

费紧张的情况。
面对财政困难, 重信房子等决定同样以武装暴力手段解决, 这显然又是

一种恶性循环。 1974 年 9 月 13 日, 日本赤军制造了 “海牙事件”。 1975 年 8
月 4 日, 为营救 1975 年 3 月被瑞典政府逮捕并遣送回日本的 2 名成员, 日

本赤军制造了 “吉隆坡事件”。 1977 年 9 月 28 日, 日本赤军又制造了 “日

本航空 472 号班机劫机事件”。
以上几次行动的得逞刺激了重信房子等的野心, 他们更加相信武装

暴力手段不仅能解决现实难题, 而且对实现其战略目标———使日本赤军

成为独立的政治军事组织多有助益。 然而, 在国际社会看来, 日本赤军

实为一再制造劫机等恐怖事件的惯犯。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 国际

刑警组织先后对一批激进运动的组织者发出通缉, 其中便包括不少日本

赤军的成员。
2. 成为各国政府重点打击的恐怖组织

20 世纪 80 年代初, 出于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需要, 巴解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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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日本赤军继续在阿拉伯地区进行公开活动。 在此之前, 日本和欧美等国

便已提升了对日本赤军的通缉级别, 将包括重信房子在内的多名日本赤军成

员列入通缉名单。 例如, 荷兰政府在 “海牙事件” 后即对重信房子发出通

缉令。 在各国政府的严厉打击下, 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日本赤军成员不断落

网。 1976 年 9 月 23 日, 日本赤军的重要成员日高敏彦与奥平纯三在约旦被

捕; 1987 年, 另一位日本赤军的骨干丸冈修被捕; 1988 年, 泉水博等成员

相继被捕, 另有多名成员主动向日本政府自首。 1988 年, 意大利政府缺席

审判了日本赤军领导人重信房子和奥平纯三, 并将二人列入全球通缉名单。
此后, 从 1995 年 5 月至 1997 年 11 月, 日本赤军成员接连在罗马尼亚、 秘

鲁、 玻利维亚等国被捕。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 1996 年 9 月, 城崎勉在尼泊尔

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秘密逮捕, 随后移解至美国, 因涉嫌参与 “雅加达事件”
被判处 30 年监禁。

美国政府将日本赤军视为恐怖组织的代表, 多次警告阿拉伯地区各国政

府不要给日本赤军提供任何援助。 在外部压力的作用下, 日本赤军与巴解之

间的关系出现了更多裂痕。 当时, 巴解的主流派更倾向于采取政治斗争的方

式, 希望通过政治谈判实现民族独立, 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 因此, 他

们放弃了之前通过日本赤军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的做法, 转而寻求与日本政

府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1977 年, 巴解在日本东京设立了办事处。 1981 年

10 月, 巴解主席阿拉法特首次访问日本, 积极发展与日本政府的关系。 通

过巴解驻东京办事处, 日本政府也与阿拉伯地区各国政府建立了进一步的合

作关系。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 日本政府以向有关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为条件, 要

求对方逮捕日本赤军成员并引渡到日本。 1996 年, 黎巴嫩总理哈里里访问

日本并与日本政府达成协议, 黎方同意逮捕日本赤军成员并将他们遣送回日

本, 以获取日方的经济援助。 此后, 日本赤军成员在黎巴嫩境内不断被逮捕

和判决。 1997 年 2 月 15 日, 日本赤军在贝鲁特的 10 个活动据点同时遭到黎

巴嫩政府军袭击, 5 名日本赤军成员被逮捕、 起诉。
综上可见, 日本赤军先是迫于形势而脱离人阵, 致使其武装暴力行动从

此失去了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赋予的神圣光环; 之后又不断制造恐怖事

件, 以至于受到各国政府的重点打击, 成为巴解不折不扣的负面资产。 不难

发现, 即便在日本赤军最早建立 “国际根据地” 的巴勒斯坦地区, 他们的

生存空间也已逐渐丧失。

三、 政治转型受挫导致日本赤军形式上的解散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 随着埃及正式承认以色列、 伊朗爆发伊斯兰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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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阿拉伯地区的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 日本赤军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 既

要应对外部冲击, 又要处理内部日益尖锐的矛盾。 在此背景下, 日本赤军试

图回归本国, 通过向政党转型获得合法参与政治的权利。 然而, 这种努力并

未奏效。
(一) 为政治转型所做的铺垫

日本赤军为回归本国并参与政治, 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做了不少铺垫, 其

重点在于吸引和拉拢日本国内的左翼组织和民众。
1. 提出建立国际革命委员会的构想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 日本赤军虽然对自身的 “斗争方式” 有所动

摇, 但依然坚持其关于 “世界革命 ” 的理想, 主张将世界各地的人民和

“战场” 都统一起来, 粉碎敌人的 “和平共存路线”, 同时加强地下隐蔽战

线的活动, 以推动 “世界革命” 的实现。① 在 1975 年 5 月 30 日发布的声明

中, 重信房子等首次提出建立国际革命委员会的构想, 他们认为各国各民族

人民作为革命的主体力量, 应跨越国家的限制, 共同实现 “世界革命”。 在

革命过渡时期, 武装力量首先要在一个国家内部形成统一阵线, 然后逐渐发

展为更广大区域内的统一阵线, 继而发展为国际统一阵线, 以壮大革命的主

体力量, 最终建立包含国际革命委员会、 亚洲革命委员会和日本革命委员会

三个层次的统一阵线。② 重信房子等还呼吁日本国内的左翼组织以 “世界革

命” 为目标, 掀起有组织的 “暴力革命”, 并成立作为国际革命委员会成员

的日本革命委员会。
2. 加强与日本国内左翼组织和民众的联系

为了向国际社会宣传其观点和主张, 日本赤军发行了英文宣传册以及

Japan Today 等出版物, 又从 1981 年 3 月起发行英文月刊 Solidarity (1984 年

更名为 Political Review)。 同时, 重信房子出版了 《为了团结———日本赤军概

要》 等书,③ 加强了与日本国内的一些左翼组织和人士的联系。 日本赤军还

定期向日本国内发行其机关刊物 《人民通信》 及其编辑的资讯类刊物 《中

东报道》, 向日本民众介绍国际时事和有关巴勒斯坦的信息。 这些出版物不

仅使日本赤军得以向日本国内民众传递政治主张, 而且有助于他们与日本国

内的左翼组织保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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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重信房子等还通过不断参加活动宣传其政治理念, 以期提升日本

赤军在其本国的影响力。 为了顺应时代的变化、 迎合日本民众的喜好, 他们

甚至一反常态, 提出 “反核·和平·人权” 等口号。①

(二) 转型为人民革命党的计划落空

日本的新左翼运动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便在有关 “阶级论” 和 “无产

阶级专政” 的反复争论中裹足不前, 逐渐式微。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 环

境保护等社会问题一跃成为日本新左翼运动关注的焦点。 重信房子等则不

然, 他们仍旧秉持不少固有的观念, 认为现实中的日本政治严格遵循自上

而下的统治模式, 并断言未来在日本各 地 一 定 会 发 生 多 种 形 式 的 反 抗

运动。②

为了在前文提及的日本革命委员会中发挥主导作用, 日本赤军一度计

划利用其在巴勒斯坦地区积累的 “斗争经验” , 在日本国内建立作为 “革

命母体” 的组织。 1976 年, 重信房子等提出将日本赤军发展为政党的构

想, 表示要借助日本人 民 的 力 量, 使 日 本 赤 军 成 为 日 本 革 命 的 领 导 主

体。③ 20 世纪70 年代末, 日本赤军还对此前奉行的 “武装斗争 ” 路线进

行了反思, 认为在其背后作祟的是 “拿人民作盾牌的思想” 。 然而, 重信

房子等并未公开宣布放弃 “武装斗争” , 只是表示 “不再进行脱离人民的

战斗”。④

1990 年, 重信房子等提出开创 “人民革命的新时代”, 旨在将日本赤军

正式地改造为政党。 1991 年夏, 日本赤军在戈兰高地召开会议, 宣布建立

人民革命党,⑤ 并发布 《人民革命党纲领草案》。⑥ 按照重信房子的构想,
人民革命党建党的关键是在日本各地组建 “地区党”。 在此基础上, 由日本

赤军代表 “人民” 掌握权力, 通过发动社会运动建立基于人民自治、 自决

和自立的区域性阵地。 重信房子等计划于 20 世纪 90 年代完成在日本建设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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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08 页。
参见 [日] 重信房子: 《日本赤軍私史: パレスチナと共に》, 河出書房新社 2009 年版,
第 401 页。



命主体力量的工作, 并用大约 10 年时间做好各方面准备, 以保证日本赤军

在进入 21 世纪时拥有在战略上领导革命的能力。①

在重信房子等看来, 日本赤军向人民革命党的转型当仅限于日本境内,
在日本境外, 他们仍会以日本赤军的名义开展活动。 实际上, 重信房子等长

期身处日本境外, 并不具备在日本发展政党政治的客观条件, 正如重信房子

总结的那样: “由于国内的斗争环境并不成熟, 当时的我们只能非常有限地

依靠境外的国际合作和斗争经验, 开始作为政党的发展历程。”② 况且, 日

本赤军本就是一个内部组织松散的激进分子的小团体, 这决定了其转型之路

必然异常坎坷。 随着成员数量的不断减少, 直到重信房子入狱时, 日本赤军

向人民革命党的转型仍然只停留在构想阶段。
(三) 试图以形式上的解散推动组织的合法化

2000 年 11 月 8 日, 重信房子以被捕的形式 “回归” 日本。 与此同时,
一些与她有关的人员也遭到日本政府的搜查乃至逮捕。 重信房子似乎对自身

被捕和日本赤军行将解散早有准备, 因而在被捕后称: “今后我不再躲

藏了。”③

笔者认为, 重信房子试图通过在形式上解散日本赤军的手段推动其转型

为合法的政治组织。 2001 年 4 月 10 日, 在押期间的重信房子代表日本赤军

向支持者们发布了 《为了追求公正和正义, 我们将携手前行》 的公告性文

章,④ 正式宣布日本赤军解散。 同年 4 月 14 日, 重信房子在 《日本赤军解

散宣言》 中再次以组织的名义宣布了这一决定。⑤

在 《日本赤军解散宣言》 中, 重信房子依然煞费苦心地为日本赤军的

暴力行为辩护, 只不过为了对日本社会和民众有所交代, 她也向无辜的受

害者表达了歉意。 重信房子还明确提出, 未来要在继承过去经验的基础上,
采取适合日本社会的方式开展合法、 公开的 “斗争” , 以实现其心目中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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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日] 重信房子: 《日本赤軍私史: パレスチナと共に》, 河出書房新社 2009 年版,
第 407 页。
[日] 重信房子: 《日本赤軍私史: パレスチナと共に》, 河出書房新社 2009 年版, 第

400 页。
《 「今後は逃げも隠れもしない」 重信房子容疑者が本紙に手紙》, 《朝日新聞》 2000 年

11 月 29 日, 夕刊。
参见 [日] 重信房子: 《公正と正義を求めて、 ともに進みます(二〇〇一年四月一〇

日)》, 《人民新聞》 第 1073 号。
参见 [日] 重信房子: 《日本赤軍私史: パレスチナと共に》, 河出書房新社 2009 年版,
第 456 ~ 460 页。 现有资料显示, 《日本赤军解散宣言》 又称 《日本赤军解散声明》, 参

见 [日] 重信房子: 《公判意見陳述 / 日本赤軍解散声明 / パレスチナ諸団体関連資料》,
《情況·第三期: 変革のための総合誌》 第 2 卷第 5 号, 2001 年 6 月, 第 135 ~ 137 页。



义目标:
我的同志们将继续致力于改造世界的斗争。 我们将充分借鉴在过去

的斗争中积累起来的与阿拉伯人民之间的合作经验, 以符合时代要求的

合法、 公开、 国际团结的斗争方式在日本开展活动。 我们要与日本乃至

全世界所有努力以微小的力量改变世界的人们团结在一起……以日本为

起点改变整个世界。①

重信房子公开宣布解散日本赤军, 意在削弱日本政府大范围打击日本赤军及

相关人士的正当性, 并改善日本赤军的形象, 以期为之后开展合法活动做好

必要的铺垫。 同时, 重信房子主动宣布放弃 “武装斗争”, 也是在利用其成

为新闻焦点的机会, 向日本社会和民众表达洗心革面的决心。 因此, 我们有

理由相信, 重信房子宣布日本赤军解散归根结底是为了推动该组织实现其开

展合法活动的目标。

四、 结语

尽管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起, 重信房子等就声称日本赤军已不再将 “武

装斗争” 置于最高地位, 至 20 世纪 90 年代又欲把日本赤军改造为人民革命

党, 誓将 “武装斗争” 彻底转变为 “政治斗争”, 但是口头宣示是苍白而无

力的。 在阿拉伯地区的政治环境中, “武装斗争” 几乎是日本赤军的唯一选

择, 这对其后来的政治思维造成了深刻影响。 重信房子等无视日本赤军在阿

拉伯地区得以长期存续的特殊背景, 反而幻想将他们在当地活动的经验带回

日本, 开展地方保卫城市的 “斗争”。 殊不知在经历了泡沫经济的当代日本

社会, 民众的思维方式已变得更加多样化, 即便在社会生活中遭遇各种问

题, 民众也不愿寄希望于重信房子等鼓吹的所谓 “革命”。
从曾经活跃于阿拉伯地区的日本赤军到试图回归日本的人民革命党, 重

信房子等虽然自认为日本赤军已经在向政党转型, 但该组织集碎片化政治宣

传和极端行为于一体的过往仍令人心有余悸。 在现实中, 日本赤军既无意识

形态方面的凝聚力, 也未就日本现行社会制度提出有效的改革方针, 故在当

代日本社会不具备广泛代表性, 只能以左翼极端团体或 “闪党” 的特殊形

式出现。② 至少在目前看来, 日本赤军尚无可能成为日本政坛上真正的

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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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日本赤军依然被视为一种未来可能浮出水面的社会意识的代

表。① 当前日本的新左翼运动表现出明显的去极端化倾向, 很多曾经参与学

生运动的知名人士, 如寺山修司、 唐十郎等, 都从政治领域转战文化领域。
诚然, 日本赤军 (也包括其他极端左翼团体) 早已不具备活跃于日本乃至

世界的基本条件, 但其影响并未完全消散。 一方面, 该组织的部分核心成员

依然健在; 另一方面, 他们造成的社会震荡余波犹存。② 更重要的是, 某些

“当事人” 和政治势力③仍希望通过日本赤军过去创造的巨大影响力扶持新

的力量, 从而在日本的政治光谱中延续一抹独特的色彩。
这种可能性能否成为社会现实, 取决于日本社会是否提供适当土壤。

自 21 世纪以来, 日本社会的稳定性受到就业和次贷危机等因素的一再冲

击。 在此背景下, 曾被奉为左翼运动启蒙读物的 《蟹工船》 一度热卖, 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日本政治学、 经济学和哲学研究中的关注度也有所

提升,④ 这些现象表明日本民众的左翼意识正在缓慢复苏。 因此, 以日本赤

军为代表的力量能否消除过去的负面形象并受到日本民众信任, 能否提出与

日本民众呼声相契合的政治主张并取得广泛支持, 皆是未来值得关注的

问题。

(责任编辑: 张梦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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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6 月, 时任日本警察厅厅长中村格指出: “日本赤军虽然已经宣布解散, 但这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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